
跨越了盛唐，从初唐走到中唐的丘
为，是唐朝诗群中享寿最高的一位诗
人，活到了 96岁。

漫长的 96 年，他经历了年轻时屡试
不第的惆怅：公元 743 年，已近知天命之
年的他，才得以进士及第，踏上了仕途，
有了一份足以养家的薪酬。也经历了晚
年曲尽人散的落寞：他的好友王维、刘
长卿一一先他而去，只有他，踽踽独行
于天地之间，就算烙印着无法遮盖的白
发苍凉，依然波澜不惊地活在一年又一
年的春风里。

看过了九十六度花开，送走了九十
六回花落。丘为的一生，是宁静致远的
一生，是温和恬淡的一生，是意味深长
的一生。他一生写了许许多多山水田园
诗，编有《丘为集》。只是，绝大多数诗
歌遗失于风雨烟尘的岁月长廊中，历经
千年流传下来的也就只有为数不多的十
几首了。

丘为留下来的诗歌虽然寥寥无几，
屈指可数，却首首精品，令人称道。清
人贺裳在《载酒园诗话又编》中有这样
的评价：“读丘为、祖咏诗，如坐春风中，
令人心旷神怡。其人与摩诘友，诗亦相
近 ，且 终 卷 和 平 淡 荡 ，无 叫 号 嘄 噭 之
音。唐诗人唯应几近百岁，其诗固亦不
干天和也。”

他的山水田园代表作《寻西山隐者
不遇》：“绝顶一茅茨，直上三十里。扣
关无僮仆，窥室唯案几。若非巾柴车，
应是钓秋水。差池不相见，黾勉空仰
止。草色新雨中，松声晚窗里。及兹契
幽绝，自足荡心耳。虽无宾主意，颇得
清净理。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就
有春风轻送般的味道。诗人专程去山顶
茅屋拜访隐士，辛辛苦苦走了三十里
路，可惜主人不在，无缘得见。但这一
趟山中之旅，一路上草色清新，松涛涌
动，幽美的山水风光和恬适的田园生
活，足以让诗人获得内心的满足，就算
不遇，也不虚此行。

也有表达诗人愿望的。如《左掖梨
花》一诗：“冷艳全欺雪，余香乍入衣。
春风且莫定，吹向玉阶飞。”短短四句，
描写了梨花的素雅美好，洁白的花色，
欺雪色之不如；忽然一阵花香吹来，让
衣服都沾染了梨花的香气。状花色之冷
艳，闻余香之入衣，神韵俱到。不止如
此，诗人还期待春风一味地吹下云，吹

动梨花的花瓣，让美丽的花朵飘落在皇
宫大殿的玉石台阶上。这首诗，表达了
诗人希望君主能知道梨花的优点，即诗
人自己的优点，从而使诗人实现报效国
家的理想。在这里，轻吹的“春风”是欣
赏梨花的，用“春风”来喻君主，使君主
顿生许多温和亲切。

相传这首诗是丘为和王维、皇甫冉
一 同 赏 梨 花 ，为 了 谁 付 酒 钱 ，赛 诗 而
作。王维的《左掖梨花》是这样写的：

“闲洒阶前草，轻随箔外风。黄莺弄不
足，衔入未央宫。”皇甫冉的《左掖梨花》
则是这样写的：“巧解逢人笑，还能乱蝶
飞。春时风入户，几片落朝衣。”相比丘
为的诗和皇甫冉的诗，王维自叹不如，
爽快地付了酒钱。

丘为与王维相交甚笃，缔结了真挚
的情谊。王维在丘为落第时，写过一首

《送丘为落第归江东》：“怜君不得意，况
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
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知你不能
荐，羞为献纳臣。”从离别写到归程，由
近及远；由哀怜转为羞愤，由浅入深。
他叹息着，叹息丘为在这柳条新绿的初
春又一次不能遂意，钱财徒自耗尽，只

落得白发添新。只有太湖边的三亩田
宅，在万里之外等待一个凄凄凉凉归
人。叹息自己不是不知道丘为的志向与
才情，却无力举荐，只能兀立在春风中
抱一腔羞愧。可以说，诗佛王维借这首
诗，抒发了对友人落第的同情和对人才
的爱惜，同时，在“羞”中寓愤，表露出了
对黑暗政治的激愤之情。

丘为的另一位诗友刘长卿写过一首
《送丘为赴上都》：“帝乡何处是，歧路空
垂泣。楚思愁暮多，川程带潮急。潮归
人不归，独向空塘立。”这首诗写丘为 80
岁辞官还乡侍奉继母，照顾她走完了最
后一程，可谓情真意切。

相传丘为十分孝顺，为官多年，将俸
禄的一半都给了继母。据《新唐书》载：

“丘为事继母孝，尝有灵芝生堂下。”正
是因为丘为的孝心，惊动了天地，他家
里厅堂的台阶上才长出了珍贵的灵芝。
可以说，在“百善孝为先”的大背景下，

“仁者寿”在丘为身上是得到了极好的
应证。

我想，一如丘为，有才华有人品，恬
淡从容，波澜不惊，精神世界丰盈富足，
一定会得到命运的怜惜、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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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应峰

波澜不惊春风里 《富春山居图》的前世今生
■ 鲍安顺

专注专注
黄必胜黄必胜 摄摄

■ 张弯

元代画家黄公望，他在七十岁前
从未想当个画家。72 岁时，黄公望为
无用法师绘《富春山居图》，用了多少
年才成此画，目前尚无定论，有人说
十年，也有人说七年，还有人说三、四
年。有一件趣事可以肯定，黄公望在
山里画此画时，他无论云游山野，还
是为了生计归于市井生活，都把尚未
完成的画放在无用法师的修身之地，
每次再来创作时，他把云游所见和感
悟付诸画中。此画不是一挥而就，而
是呕心沥血的恢宏之作，潜藏着天长
日久的用心良苦。

无用法师死后，他的后代将画变
卖获利颇丰。到了明代，此画声名显
赫，被多位大画家收藏，也从此开启
世界绘画史上少见坎坷传奇的收藏
故事。

书画家沈周得到此画后，爱不释
手，可是当他请朋友题跋时，被朋友
儿子将画窃取后偷偷卖掉。后来沈
周在画摊上见到此画，他兴奋异常赶
紧回家筹钱购买，不料画被人抢先一
步买走了。沈周为此捶胸顿足，放声
大哭。沈周凭借着记忆，临摹了一幅

《富春山居图》，借以慰藉沮丧的情
绪。

董 其 昌 见 此 画 时 惊 呼 ：“ 吾 师
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
他称赞说：“子久画冠元四家……如
富春山卷，其神韵超逸，体备众法，脱
化浑融，不落畦径。”经他极力倡导，
还有清初“四王”的努力耕耘，黄公望
的画风终于风靡清代将近三百年之
久。后人怪罪“四王”将艺术创作“符
号化”，因此怪罪六百年前的黄公望。

乾隆曾得一幅《富春山居图》，为
此爱不释手，但隔年又得一幅《富春
山居图》，前者称“子明卷”是后人伪
造，后者是“无用师卷”，才是黄公望
的真迹。可是乾隆却认定“子明卷”
为真，并在假画上加盖玉玺，并与大
臣 们 在 留 白 处 赋 诗 题 词 …… 直 到
1816 年胡敬等人奉嘉庆帝编纂《石渠
宝笈》三编时，真迹才得以正名，被编
列书中。

此画明代藏者吴洪裕，临终前嘱
家人当面将画焚烧殉葬，而其侄吴静
庵（字子文）趁他弥留之际，于火中抢
过画的残卷，又往火中投入了另外一
幅画，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救出了国
宝《富春山居图》。画虽然被救下来
了，却在中间烧出几个连珠洞，断为
一大一小两段，此画起首一段已烧
去，幸存之画，一分为二，也是火痕斑
斑了。1652 年，吴家子弟吴寄谷将损
卷烧焦部分细心揭下，重新接拼后居
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
乎看不出经剪裁后拼接而成的。于
是，人们就把这一部分称做《剩山
图》。而保留原画主体内容的另外一
段，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
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
下来放在画首。此画从此被分割成

《剩山图》和《无用师卷》。
目前《剩山图》藏于浙江省博物

馆，《无用师卷》藏于台北故宫博物
院。2011 年 5 月 18 日，《剩山图》点交
仪式在京举办，于 6 月 1 日在台北故
宫与《无用师卷》合展。真可谓国宝
分分合合六百多年，在它珠联璧合之
时，有艺术家热泪盈眶地说：“富春山
居多忧喜，国宝无价情无涯。”

在整理方言俗语及歌谣的过程中，
被一首乡土味十足的童谣叩动心弦：小
伢子，你别玩，考不到分数好可怜，人家
吃饭带炖（蒸）蛋，你吃笤把丝子下挂
面。

心头不禁一颤。一份久违的温暖漫
涌而来。

“笤把丝子下挂面”，这是什么面？
它有着怎样的味道，让尝过或懂得的人
心生感慨，在回味里嚼出一缕温馨，一
份缱绻？

曾经的乡下，有扫帚用竹枝或那种
细细的笤把苗子捆扎而成。体形较大的
撂在场基（打谷场）扫稻谷，俗称“大笤
把”。有个俚语叫“大笤把捺蜻蜓——乱

舞”，说的就是它。形状较小的放在家
中堂屋或锅灶间墙角，清扫家中地面的
尘灰。孩提的我们有着比鸡鸭们更不羁
的野性，在外玩着玩着就惹出这样那样
的事来。疲于农事的大人们信奉着“牛
要打，马要鞭，小伢不打要翻天”的传统
教育理念，火性子一起，随手折一根笤
把上的细长条，劈头盖脸地打来，有时
甚至不问青红皂白。看似轻软的笤把丝
无论抽到身上哪一个部位，钻心的疼。
尤其是夏天，只穿汗衫裤衩的日子，还
有可能在胳膊大腿等处落下无法遮藏
的、一条条挨过打的淡红印痕。

每挨一次打，就叫吃了一回“笤把丝
子下挂面”。当我渐渐长大，慢慢懂得

了生活的艰辛不易，对这种曾“吃”得咬
牙切齿的“挂面”，有了别样的认知和理
解，无论当初伴随着何等严厉的、不问
缘由的呵斥责骂和无处申冤的委屈误
解，但它们总是“伤皮不伤骨”的，它们
恰恰是一种平淡真实的爱之切的深沉体
现，它们在乡间践行并验证着“打是亲，
骂是爱，不打不骂反是害”的淳朴乡谚
的语义。

“世上一种什么面，喂养过你的童年
时光，当初吃着疼，而今回味却无尽的
暖？”有一天我在一个家乡微信群里发
了这样一小段，未料跟帖评论里呼啦啦
一片皆是：

“笤把丝子下挂面！”

趣谈“笤把丝子下挂面”


